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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大師圖論之四： 

佛教美術的輝煌之作 

 

陳星 

杭州師範學院弘一大師‧豐子愷研究中心主任 

 

弘一大師以其無上的智慧和卓越的才華創造了現代中國獨特而偉大的文化奇觀。這奇觀

像永恒聳立於雲天的高山，似無邊而深邃的湛藍大海，誘人琢磨、令人歎為觀止！幾十年來，

在世上有關弘一大師的研究著作和傳記文學中，大師的貢獻、智慧、才情、行誼、功德等等

已被廣泛地研判、定位、演繹和弘揚，當然，也有尚未開墾的「處女地」。這些有待於人們

發現、發掘的「處女地」中，大師出家後的繪畫即是其一。 

目前，許多學者仍在振振有辭的將弘一大師出家後「諸藝皆廢，唯書法不輟」一語掛在

嘴邊，或大書特書於眾多的宏文巨著之中。十分遺憾，這只是一個人云亦云、未加辨析的「理

論」。此說源於一九一八 年弘一大師嘉興之行。大師（當時的李叔同）一九一八年正月皈依

後不久，托杭州友人介紹，結識了嘉興的范古農居士。范古農〈述懷〉[註 1]一文對此的說明

是這樣的： 

 

民國七年師將出家，大捨其在俗所有書籍筆硯以及書畫、印章、樂器等與友生。道出

嘉興，持杭友介紹書見訪，垂詢出家後方針。 

 

大師與范古農見面後，即返回杭州，並於該年農曆七月十三日在虎跑定慧寺出家。農曆九月，

大師在靈隱寺受戒，次月便就又去了嘉興。他這次赴嘉興，顯然是與范古農約好的。范古農

〈述懷〉一文中說： 

 

余與約，如不習慣住寺，可來此間佛學會住，有藏經可以閱覽。故師出家後，即於九、

十月間來嘉興佛學會，會中佛書每部為之標籤，以便檢閱。會在精嚴寺藏經閣，閣有

清藏全部，亦為之檢理。住時雖短，會中得益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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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會既在精嚴寺藏經閣，所以實際上弘一仍是住在寺院範圍內。大師到嘉興後，許多知情

人競相求其墨寶。大師起初為難，他對范居士說：「已棄舊業，寧再作乎？」范古農以為無

妨，他說：「若能以佛語書寫，令人喜見，以種淨因，亦佛事也，庸何傷！」大師聽後覺得

有理，遂請購毛筆、瓦硯、長墨各一，先寫一對聯贈給精嚴寺，另凡相求者一概滿足他們的

要求。按照范古農居士的說法，大師在出家後的「以墨接人者，殆自此始」[註 2]。由於范古

農在〈述懷〉一文中介紹了弘一大師以法書接人的事，故此後研究者則以此為弘一大師下了

一個「結論」，這便是似乎已成了約定俗成的套話，即李叔同出家後「諸藝皆廢，唯書法不

輟」。其實這對弘一大師而言絕對不是一個符合事實的「結論」。 

弘一大師初出家時希望僅「以墨接人」應該是事實，但隨著他認知上的轉變，其「接人」

的方式也起了變化，只要有緣，並不排除其他的藝術形式。我本人在一九九四年六月出版的

《芳草碧連天──弘一大師傳》（台北業強出版社）中就對「諸藝皆廢，唯書法不輟」之說

提出了疑問，我在書中列舉了大師出家後音樂、繪畫等創作的實例，只是未作明確的闡述。

然而我在同年十月出版的《天心月圓──弘一大師》（山東畫報出版社）一書中則終於提出

了我的觀點。我在書中專列了「諸藝未廢，隨緣耳」一節，我是這麼說的： 

 

如今幾乎所有關於弘一大師李叔同的傳記文字中，都說他出家後「諸藝皆廢，唯書法

不輟。」其實這種說法並不確切。因為除了書法之外，李叔同出家以後，對各種藝術

幾乎都實踐過。 

 

我舉的例子是當時能見到的大師出家後的所作的佛像、歌曲等作品，以及見諸於文字記載的

蓮虎圖和梅花圖。[註 3]我的結論是：「所以，不能說李叔同出家後『諸藝皆廢，唯書法不輟。』

而說『諸藝未廢，隨緣耳！』或許更準確些。」 

我所謂的「諸藝未廢，隨緣耳」，意思很明確，即弘一大師出家後並不是只寫書法，只

要有緣，他是可以不拘藝術形式的。這是一個基本的常識問題，他出家後的美術、音樂等作

品是客觀的存在，但不知出於何種考慮，眾多的研究者仍沿襲舊說。不錯，弘一大師出家後

的書法，風格清逸且數量極大，為後人欽佩不已，但大師出家後的其他藝術作品同樣品味極

高，而其繪畫作品則數量甚巨。[註 4]除前述文獻記載外，就我所見，弘一大師出家後的繪畫

作品，品類甚多，水準極高，就其內容講，計有三聖圖、羅漢、觀音等佛像，梅花圖，竹，

歲寒三友圖，山水圖等等；就其形式論則有條屏、冊頁、長卷、套圖等等，皆精彩絕倫、堪

稱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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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弘一大師在其出家後的各個歷史時期均有繪畫作品，但根據其畫作的落款分析，其

繪畫創作的時間相對集中於一九二九年至一九三三年間。弘一大師為什麼在此期間的繪畫作

品特別多？據我分析其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這時期弘一大師經常在浙江上虞白馬湖或法界寺居住，使他又與往日的文化界友生

夏丏尊、經亨頤、劉質平等相聚，在他的周圍，客觀上營造了藝術的氛圍，也締結了藝術的

因緣（如夏、劉提議創作歌曲等）。比如，有一幅畫的落款是：「歲次鶉首，（按：即辛未，

一九三一年），時居蘭阜山陽。」蘭阜即浙江上虞法界寺山名，而弘一大師於一九三一年農

曆二月確實居於法界寺，並在佛前發專學南山律誓願。次月，他為法界寺書《華嚴集聯》以

為紀念。這說明弘一大師在法界寺也作過畫。可見，從這時期起，弘一大師在書寫佛經的同

時，開始有了除書法以外的別種藝術形式的作品。有意思的是，也是在這一時期，弘一大師

還寫了〈清涼歌〉（雖然開明書店出版《清涼歌集》的時間是一九三六年十月）。此亦可作

為弘一大師願意放棄僅「以墨接人」的觀念的證據。 

二是這期間的弘一大師剛與豐子愷合作完成了《護生畫初集》（一九二八年底完成，一

九二九年二月開明書店出版），[註 5]出版量和社會影響都極大，短短幾年內，各種版本均以

不同的形式刊印（護生畫集鼓勵翻印）。在護生畫的編創過程中，弘一大師顯然意識到了繪

畫這一藝術形式對弘揚佛法的重要性，即他自己在《護生畫集》回向偈中所說的「蓋以藝術

做方便，以人道主義為宗趣」。比如大師於一九二八年秋寫信給豐子愷，說：「今所編之《護

生畫集》，專為新派有高等小學以上畢業程度之人閱覽為主。」又說： 

 

今此畫集編輯之宗旨，前已與李居士陳說。第一，專為新派智識階級之人（即高小畢

業以上之程度）閱覽。至他種人，只能隨分獲其少益。第二，專為不信佛法，不喜閱

佛書之人閱覽（現在戒殺放生之書出版者甚多，彼有善根者，久已能閱其書，而奉行

惟謹。不必需此畫集也）。近來戒殺之書雖多，但適於以上二種人之閱覽者，則殊為

希有。故此畫集，不得不編印行世。能使閱者愛慕其畫法嶄新，研玩不釋手，自然能

於戒殺放生之事，種植善根也。[註 6] 

弘一大師歌曲作品

《清涼歌集》封面

（馬一浮題） 

弘一大師：觀音圖‧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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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大師在此處不僅提出了讀者對象的意見，還意識到以藝術手段培養讀者戒殺護生的意識

問題。弘一大師重視《護生畫集》，還可以從他十分關心護生畫後幾集的編繪出版中看得出

來。一九三九年，弘一大師收到豐子愷第二集護生畫的畫稿時就曾希望將護生畫繼續下去。

他給豐子愷寫信說： 

 

朽人七十歲時，請仁者作護生畫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歲時，作第四集共八十幅；

九十歲時，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歲時，作第六集，共百幅。護生畫功德於此圓滿。

[註 7] 

 

而他在給第二集護生畫寫的跋文中又這樣說道： 

 

已卯秋晚，續護生畫繪就，余以衰病，未能為之補題，勉力書寫，聊存遺念可耳。 

 

此時弘一大師已年邁體虛。大師抱病書寫，可見他對護生畫的執著。對於出版後幾集的護生

畫，弘一大師自知世壽有限。為了使這一計畫順利實現，他於一九四一年（也就是他圓寂的

前一年）先後給李圓淨和夏丏尊寫了語重心長的信，詳細交代了如何協助豐子愷提前完成作

畫，再依時陸續出版的做法。他認為護生畫前兩集出版流布之後「頗能契合俗機」，希望李

圓淨和夏丏尊能盡全力促成此事。弘一大師在寫了這封信後，似乎還是放心不下，又在農曆

六月六日聯名給二人寫了信，十天後再次給夏丏尊去函，曰： 

 

《護生畫》續編事，關係甚大。務乞仁者垂念朽人殷誠之願力，而盡力輔助，必期其

能圓滿成就，感激無量。[註 8] 

 

或許是大師受了創作護生畫的啟示，開始轉變僅「以墨接人」的做法，他意識到弘揚佛法不

僅可以借助於書法，同樣可以借助於繪畫，只要需要，以藝術做方便完全是可取的。比如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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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師於一九三二年農曆三月創作的羅漢長卷的跋語就

重點講述了不殺生的意義：「故持不殺行而名大施謂不

殺故能與無量有情施其無畏以無畏故無怨無憎無害由彼

無量有情得無畏已無怨憎害已乃於天上人間得女隱樂是

故不殺名為大施不偷盜不邪染不妄語不飲酒亦復如

是」。此可供參考。既然意識到繪畫的作用，他則不再

避諱作畫。 

其三，從弘一大師此期間的行誼考察，這些年他遇

到了不少作畫的因緣。主要反映在兩個方面，首先，目

前所見的大師部分繪畫作品應該與劉質平有關。證據很

多，比如，部分畫作的作畫地點是浙江鎮海伏龍寺，正

與大師為劉質平作書的地點一致。羅漢長卷落款「歲次

壬申三月大莊嚴院沙門勝臂書」，而弘一大師在寺中寫

的《佛說五大施經》的題記則是「歲次壬申二月大莊嚴

院沙門勝臂敬書」。比如，弘一大師繪有一組松竹梅屏

條，僅以兩幅松圖題款為例，一幅款為：「壬申五月」，

一幅為「時居箬峰」，壬申五月為一九三二年農曆五月，

箬峰為鎮海伏龍寺山名，《讀史方輿紀要》卷九十二曰：

「伏龍山，在縣西北八十里，狀如臥龍，屹立水際，為

番舶必由之道，一名箬山。」此畫為五月所作，而大師

送給劉質平的十六屏條《佛說阿彌陀經》是六月所書，

故亦應與劉質平有關。再比如，一九三三年，弘一大師

有竹圖的題記曰： 

 

歲次癸酉質平居士慈母謝世，為畫此冀業障消滅，往生

安養者，尊勝院沙門善臂。[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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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弘一大師在鎮海伏龍寺畫了諸如羅漢像的作品後，畫緣不

斷。有一幅梅花圖，落款是「百公居士請畫以為紀念，壬申大華

嚴寺沙門演音」。一九三三年早春，弘一大師在福建給蔡冠洛的

信中說： 

 

盧居士藏東西洋版佛像書甚多，有日本人編

《蓮座》一部，共三冊，專述佛菩薩像之蓮

座種種形式，甚為美備。仁者未能來此觀

覽，至為憾事耳……[註 10] 

 

從此信的語氣中不難體會大師對優美佛像

的歡喜之情，並特別對佛像蓮座的種種形式

感到興趣，以為美備。有了這樣的意識，當

機緣成熟時，大師自然就要自己來作畫了。

此年大師又寫信給蔡冠洛： 

 

便中乞托人向上海棋盤街藝學社，或他處購

水彩畫用鉛瓶裝朱紅顏料兩打（計二十四

瓶。原名 Virmilion，德國 Schoenfeld 公司

製……顏料係朱紅色，與他種紅有別也。若

托能繪水彩畫者購之尤妥）。此物分贈與學

律諸師圈點律書，及余自用。乞以惠施……

[註 11] 

 

這些顏料部分贈與學僧圈點律書，部分自

用。自用為何？當然會用於圈點律書，也不

能排除繪畫的可能。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就

在這一年，大師畫了不少朱砂竹圖。弘一大

師對尺幅大的作品，所用紙張比較講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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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宣紙，一是清秘閣監製，二是上海朵雲軒監製。這兩種宣紙上都有紅色印記，紙質特好。

而所用之印泥在民國時的價格也很高。十分遺憾的是，弘一大師眾多的繪畫作品見者不多，

為了全面準確評價大師的藝術成就，如今該是將其公之於眾的時候了。 

筆者受藏畫者弘緣居士委託，計畫陸續編輯出版大師出家後的繪畫作品。這些作品，歷

經時代更迭，終於還是安然地被保存了下來，特別是最近三年以來，收藏者對此進行了精心

的整理，各方名宿亦對此作了鄭重的考證，張人希、柯文輝、李家振、史樹青，單國強，石

開、豐一吟、劉守信、劉雪陽諸先生和弘一大師孫女李汶娟、李莉娟及我本人皆參與過鑑賞，

其精其美其妙，大大超出了我們智力允許的想像程度。而目前唯一健在且保存了大師印跡，

曾經常與大師以書畫藝事往還的弘門弟子，原廈門書畫院院長，年近九十高齡的老畫家張人

希先生則為這些作品作了鑑定確認。本次整理的弘一大師繪畫作品分為羅漢畫集、羅漢長卷、

三聖圖及松竹梅系列、山水長卷等多個品種，計畫陸續出版。這些畫當然不是弘一大師出家

後繪畫作品的全部，但足以反映弘一大師出家後繪畫作品的基本面

貌，並以其精美絕倫的震撼力標示其在中國現代美術史上的崇高地

位。弘一大師那堅實的西洋畫基礎和深厚的中國文化底蘊造就了他

那完美的造型能力，描繪出了充滿濃厚文化意味的人物和花木形

象，就中國佛教美術而言，其中有關於佛教題材的作品又堪稱難以

媲美的輝煌之作。用張人希等前輩的話來說，這些作品的出版，將

引起中國美術界的「大地震」。我們領略著「大地震」的震撼力，

但同時卻願意揭示弘一大師研究領域中的一個道理：高山仰止的弘

一大師，無論從何種角度講都是一座豐富多彩的寶庫，要想探得其

真其善其美，首先需要高度的務實精神，首先須存其真，然後才能

求其理。在這樣一位極具個性色彩、空前也許是絕後的文化偉人面

前，任何脫離實證而自以為是的思辨都是可笑的。我以為面對這樣

的一座大山，弘一大師的研究者們應該更為踏實些才好，先作些艱

苦的實證工作，然後再用理論去闡發他，只有這樣，「理論」才不

至於「灰色」，而生命之樹自然常青。 

弘一大師：三聖像 弘一大師：贈夏丏尊山水長卷（首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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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 1] 范古農，〈述懷〉，載《弘一大師永懷錄》（大雄書局，一九四三年）。 

[註 2] 同 [註 1]。 

[註 3] 弘一大師有〈清涼歌〉、〈清涼〉、〈山色〉、〈花香〉、〈世夢〉、〈觀心〉和〈廈門第一屆運動會

會歌〉等歌曲作品，另有已見刊的佛像等。而有關於弘一大師出家後繪畫創作的文字記載可參見王平山，

〈弘一法師在惠安〉一文，載《弘一法師在惠安》一書（惠安縣文化館、淨峰鄉文化站、淨峰寺弘一法

師紀念室，一九八六年七月編）。又，弘一大師的學生李鴻梁，〈我的老師弘一法師李叔同〉（見《浙

江文史資料選輯》第二十六輯，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年六月）一文提到：「一九四二年春，紹興

小雲棲寺來信說，寄存於寺中的弘一法師的字畫及其他書畫、書籍等，都被紹興三十五號漢奸胡耀樞運

走了。」可知，歷史上散失的弘一大師字畫有案可查。筆者曾在台灣的刊物上見到過一些在弘一大師名

下的觀音、羅漢等作品，因未見原作，暫不妄評。 

[註 4] 二○○二年初披露的「雨夜樓」藏李叔同畫作主要是大師出家前的美術作品，媒體多有報導，評論亦頗

多，驚歎者有之，質疑者有之。筆者對此曾有〈關於新發現的李叔同畫作的初步考證〉，載於拙著《弘

一大師考論》（浙江人民出版社，二○○二年七月）和〈關於「雨夜樓」藏畫中的李叔同畫作〉，載於

拙著《中年記憶》（上）（亞太國際出版有限公司，二○○三年四月）。因此批畫多作於大師出家之前，

不在本文研討範圍之內，姑且不談。有興趣者可參考以上二書。 

[註 5] 有關《護生畫集》的創作出版全過程，請參見筆者拙著，《功德圓滿──護生畫集創作史話》（台北業

強出版社，一九九四年六月）。 

[註 6] 弘一大師書信見《弘一大師全集八‧雜著卷、書信卷》（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年九月）。 

[註 7] 見豐子愷，《護生畫三集‧序言》（大法輪書局，一九五○年二月）。 

[註 8] 同 [註 6] 。 

[註 9] 尊勝院今為泉州開元寺弘一法師紀念館。 




